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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值得再三品味，叶其嘉撰文呼吁：

水乡画要坚持特色并与时俱进

顺德水乡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岭南文化的长期熏陶和浸润，更体现了水
乡的安宁富足和资源丰茂，地域条件优越与人文基础的深厚。顺德水乡画起源于何时？
当前面临的现状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回顾和探讨的问题。

顺德水乡画诞生四十多年，其

影响所及且不论省外是何等状况，

单论省内应该是广为人知的了。而

且，历年来很多地区的很多作品也

相继出现不少类似“水乡风情”式的

田园水乡画范式。这对于繁荣美

术，建设文化强省无疑是大好事。

然而，从水乡画的发展而言，特别是

顺德水乡画作为发祥地和先行者，

不能不说是一种挑战和考验。如何

使顺德水乡画在众多追随者中保持

长盛不衰，继续坚守自己特色并能

够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这是一个

非常值得所有顺德水乡画作者思考

和探讨的问题。

我认为，顺德水乡画要想突围而

出并继续保持领跑，必需做好两方面

的工作：一是要将水乡画放到中国山

水画这个大观念大范围去考量，吸收

借鉴山水画的章法、形式以及虚实相

生相发的原理，在笔墨语言上尽量与

传统中国画保持一致性以体现文脉的

源流，彰显水乡画之脱胎于传统山水

画其实也是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其渊

源是有根可寻的。二是不要过多并生

硬地拿“水乡”这个客观物象作为筹码

和王牌去显摆自己的特色，而是要按

艺术的规律充分发挥每一位作者的聪

明才智，在构思经营上努力做到想人

所不想，能人所不能，真正地解放思

想，在客观对象面前，不是被动的接受

和抄摹，而是主动地发挥各自“格物”

的特色个性，让眼前景与心中情有机

地结合，从而再造出一个更趋理想的

富于内涵之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是很值得我们再三品味的古训。当

然，除了上述所讲之外，水乡画需要具

备相当高强的独立于人的形式技巧也

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顺德

水乡画诞生发展是一次革新的话，

那么，发展了四十多年后的水乡画

如何能够保持应有的活力使之走向

成熟则可以称作二次革新，这既需

要各级政府的关心扶持，社会各界

的继续帮助，更有待于水乡画的创

作者不断的学习，加强各方面的修

养，使水乡画创作既从广度上广泛

借鉴古今中外艺术的优良元素，为

我所用，又从深度上使作品有思想、

有寄寓、有追求，并从理论体系上加

以总结整理，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

联想起来，从而激发并推动新一轮

的发展。

■叶其嘉 顺德田园国画院院长

从现有资料看，最早以岭南水乡景物题

材入画的，我们看到黎雄才创作于 1932年的

《潇湘夜雨》、创作于1943年的《蓉湖月色》、创

作于 1961年的《广州郊区一景》；关山月作于

1960 年的《南国水乡》、创作于 1962 年《榕荫

曲》《春江水暖》《瑞鹤图》；林丰俗创作于1972
年的《公社假日》《石谷新田》、创作于 1979年

的《大地回春》以及麦国雄、王维宝在 70年代

末、80年代初创作的《水巷》《水乡金秋》等作

品。上述诸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华南地

区，尤其是珠三角水乡的人文风情，从而使传

统的山水画题材从名山大川扩展到平凡而亲

切的乡村生活。可以说，这便是后来顺德水

乡画之所以能诞生和发展的先导和蓝本。也

由于上述作品的多位作者都与岭南画派有着

直接和间接的师承关系，因此，也可以说，水

乡画的出现和水乡画派的形成实质上也是岭

南画派的发展和延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顺德容桂一班年龄
相仿的青年画家，怀着对家乡田园风物的特
殊兴趣，有意识地发掘和提炼出水乡风物中
典型的物象，并且在技法表现上进行了大胆
的探索和创造，一时间，大批的水乡画走进省
城，走向全国，走出海外。水乡画由此而引起

社会各界的关注。海内外有识之士对此种乡

土味十足的画风和作者群体誉之水乡画派。

对于水乡画的异军突起，业内研究人员

关注了几个有趣的问题：一是为什么顺德容

桂这么小的地方有这么多青年在自发地画这

种带有浓烈乡土味的画？二是为什么这些人

大都没接受过学院的正规训练而能画出这些

情景交融的画？三是这些画虽然技法上并不

成熟但却很有创新精神？很多论者从不同角

度对上述问题作了很多方面的探讨和论证，

虽然不乏中肯和难得的见地，但大多数都未

能将其当作一种现象而认为只是个案去分

析，亦未与岭南文化的渊源、文化意识的觉醒

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加以综合观照和思考，

仅仅认为，水乡画之所以取得一定的知名度，

是由于水乡画的出现是在当时画坛颇为沉寂

的情况下，占了个好的时机而显得非常瞩

目。这当然是未能讲清其中的本质问题，因

此也不可避免地失之偏颇。

任何画派的形成，都必定有其特定的社

会环境和人文因素。当年岭南画派的出现，

是在“复古成风”了无生气的画坛打出“笔墨

当随时代”的旗帜，反对闭门造车，反对对身

边事漠不关心。而顺德水乡画的诞生，是与

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改革的清风使他们感受

到从未有过的欢快喜悦，各行各业都焕发出

无穷生机和创造力。

水乡画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初步

形成发展到今天，经过了四十多个

春秋，其中有过追摹自然的冲动，有

过理性观照和整合自然景观的描

写，更有过艺术地表现心中诗情的

尝试。也就是说水乡画基本上经历

了三个不同的探索阶段：

其一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

中，以1983年第一次在广东省博物馆

举办“彩笔乡情画展”为标志，大致可

以称之为初创阶段。这段时间参与创

作的骨干作者有十多位，作品反映的

内容对象比较直观，作品制作总体比

较粗糙，但明显地透现出一股生气，也

很富于创造意识。一部分作品用现代

眼光看也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

其二是上世纪 80年代中到 90年

代中，是属于发展、巩固阶段，作者队伍

不断扩大，一些作者探索调整自己的发

展方向，一些作者的作品已是慢慢趋向

成熟，显示出对形式语言的自觉。

其三是90年代中到现在，是属于

积累和多元发展的阶段。从发展速度

而言，这一阶段不如上一阶段之纵向

发展来得快，但显示出更加稳健，向更

宽广的角度、更加理性的横向发展而

形成多种面貌。

如果说，水乡画经过四十多年的

发展，基本上形成一定的风格特征和

技法形式，那么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加以分析。

从气质面貌上看，大部分的水乡

画都偏于清秀灵巧，近似宋词中婉约

一派，少见雄强劲健如苏东坡的豪迈

一格，笔酣墨畅的发挥不多，小情小景

的居多，大场面、大气势的少见。习惯

于写实而虚拟的表现不够，工整细致

有余，率意概括精练的不多……也许，

这既是目前水乡画的特色同时又可能

制约水乡画的发展与提高。

从形式上看，装饰性在水乡画中

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就创作者而言，

可以习惯性地地运用装饰手法，使画

面无论局部和整体都很容易地透现出

一种装饰唯美的效果。我认为，装饰

性从形而上来说是一种审美，怎样把

握好装饰的“度”是颇值得探讨的。过

于强调装饰，势必削弱物象本体自然

生动的属性，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靠

向规律化、秩序化甚至坠向公式化的

工艺装饰；相反，一味反对装饰，为求

原始的自然野性也容易流于自然主义

和缺乏美感。

从表现技法上看，基本上可以归

纳为两个类型。一类是以借鉴传统

笔墨为旨向的，包括对继承传统中有

所发展的近现代各家各派的黄宾虹、

李可染、傅抱石、陆俨少、钱松岩、关

山月、黎雄才等的技法经验加以总结

吸收学习，并为我所用表现于客观现

实的乡村美景。另一类则是以西方

水彩的色、光、水影画法结合中国画

的构图造型加上工笔画的勾染，形成

一种中西结合的新语言以表现理想

的家园。

在视象方面，水乡画多见满而实
的构图，亦比较多地依赖于客观景象
的再现式描写，因此让观众产生联想
的余地不够多，境界也难开阔。水乡
画怎样从形而下的纯客观写景过渡
到形而上的意象表现，是一个迫切需
要研究解决的课题。在这里，我认为
首先要解决一个“立意”的问题，也就
是说，在画某幅画需要某个形象、景
物之前，先要明晰表达一种什么样的
意思，是什么样的意象？然后，根据

立意之所需意象之所求、或取或舍、

或大或小、或虚或实、或宏观或微观、

或具象或抽象、或直露或含蓄、或忆

古或思今等，这样方有所依归而不会

成为毫无追求的画面和技法的重复。

统观大多数的水乡画，一个很突

出的特点是浓厚的“怀旧”情结，如何

将这“怀旧”情结融入于现代审美中，

也是颇具研究价值的。

毋庸讳言，迄今为止，水乡画描

写的对象多以古旧的对象居多，笔者

并不认为描写了古旧对象便不妥，其

实古旧也是一种美，客观生活也确实

深深蕴藉着此种氛围。

但是，水乡画是否没有了“古旧”

便不成水乡画呢？非也。“旧时王谢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是旧

的，燕子是世代在这生息繁衍，原属

高贵，但终于还是要飞出去，飞入寻

常百姓家，甚至飞入现代百姓家，这

便有了新感觉，新的内容，新的境

界。依据此一原理，我们的水乡画创
作完全可以将现代人的审美理想、趣
味、现代人对现实生活的生存空间、

人文景观、环境优化等等的关怀引入
到水乡画的建构中，以开拓出有崭新
内涵和独特意味的水乡画作品。

在表现技艺上，我们不单要有

写实的能力，还要有写虚，写得似与

不似的能力。我们不但需要工笔，

还需要半工笔、大写意、超写实的、

抽象的、半抽象的……都可根据立

意的不同，相应采用不同的表现方

法，以达至立意、意象与形式技法的

浑然一体。

岭南画派的优良传统之一，是提

倡“写生”。写生的积极意义在于对
那些创作者长期足不出户或长期墨
守成规，满足于对前人或今人画稿的
摹袭而陈陈相因，从不对实物进行观
察去创造自己画稿的现象而言的。
当然，写生的优点和作用也远不止于

此。我们也不应狭义地理解写生，写

生的目的既在于理解生活，加深对物

象的观察了解，起到练眼又练手的作

用，同时又为创作积累素材和感受。

从这一层面上讲，当场对着物象构

图、取象、塑形、赋色是写生，当场没

有条件动笔，而对物象进行认真观

察，运用目识心记的方法，回家后根

据现场感受默写出来，我以为都属于

写生。如果说有所不同，则前者比较

直接，后者强调心象。对于目前顺德

水乡画的创作现状而言，缺乏的不是

直接的写生，而是“心象”。当然，在

这里我并非否定直接写生的必要性，

而是鉴于很多作品满足于描写眼前

景，对客观对象、景物、环境欠缺总体

性的认识和把握，并且也忽略对客观

对象作必要的剪裁、想象，只局限于

或满足于写景而写景，失去为表达诗

意而造境的手段。

水乡画的出现
是岭南画派的发展和延续

水乡画首先要解决“立意”问题

开拓出有崭新内涵和独特意味的水乡画

与传统中国画保持一致性以体现文脉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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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人家 叶其嘉


